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⑵  平平平仄仄 
⑶  仄仄仄平平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入上去平平  平平入去平 
云霞出海曙，梅柳渡江春。 
平平入上去，平上去平平 
淑气催黄鸟，晴光转绿蘋。 
入去平平上，平平上入平 
忽闻歌古调，归思欲沾巾。 
入平平上去，平去入平平 
就是在这首诗里，也不是句句都做到“四声递用”，如“梅柳渡江春”（平上去平平），
第一字应为仄声字，按理杜审言应该用入声字，但他还是用了平声字，这句就没有做到“四
声递用”了。当然，平脚句中的平平仄仄平句，只有两个仄声字，那是无法做到“四声递用”
的。就是如此，这首诗也是一千多年来诗界上的“凤毛麟角”。难道还要把“四声递用”作
为枷锁套在今体诗词身上吗？ 
在律诗中有一个特殊的要求，中间两联(颔联和颈联)要求对仗。有人还提出：对仗必须
工对，工对是唐代以来形成的优良传统。律诗作者只有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，才能创作出无
愧于前人、无愧于时代、无愧于未来的崭新篇章。为此，律诗作者必须精于对仗，坚持“三
审四避”。“三审”指的创作律诗时要注意之事，即：⑴审音，字声是否平仄相对；⑵审词，
词性和词类是否同性相对，是否门类相对；⑶审句，句型是否构句一致。“四避”却是指律
诗之病了。“四避”是：①避“合掌”；②避“正对”；③避“同字对”；④避“四言一法”。 
律诗的对仗是古代诗人今体诗词创作上的科学总结，是奠基在中国语言文字上的中国诗
词的特色。有关对仗的说明，本文不作讨论，但是必须指出，上述观点中把艺术技巧凌驾于
一切之上的说法，却是值得商榷的了。王力认为：诗人之所以不处处都用工对，自有其修辞
上的理由。近体诗受平仄的拘束已经不小，如果在对仗上也处处要求，那么思想就没有回旋
的余地了。再者，求工大过，就往往弄到同义相对，如“室”对“房”、“别”对“离”、“懒”
对“慵”、“同”对“共”等，两句话差不多只有一句意思。意简言繁，是诗人所忌；所以工
对最好是“妙手偶得之”，其次是在不妨碍意境的情形下，尽可能求其工。 
从王力的意见里可以看出，他是把工对认为是属于技术问题，而不是把不工对的诗句认
为是“病”句，也就是说，不是把“律诗对仗”作为今体诗的规则。“尽可能求其工”，这就
是我们对律诗对仗所应取的态度，而不应该把它作为规则，枷锁在今体诗体的身上。 
我最后说说：一首诗的好坏、优劣，起决定作用的是诗的意境、是诗的内函、是诗的韵
味，而不是今体诗的形式。让我们解开束缚在今体诗体上的枷锁吧，让今体诗这朵灿烂的奇
葩，开放了几千年的、经历过狂风暴雨摧残的奇葩怒发芳香，开遍祖国大地。 
 
